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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仙4/22[1] 心臟病經去醫院急診救回性命。我將醫療經過寫成妻病記一文登在我

網頁上。因類似病情在老年人相當普遍。朋友看了認為頗有醫療參考價值。那次脫

險後並未痊癒而在繼續醫療。後來又經過一次艱苦‘電療’(electro cario version

)現在才真正好些。續述於後﹕

7/23[2]馮醫師診所護士來電話告訴侶仙次日去SAN GABRIEL MEDICAL CENTER 做電

療手術的準備. 說不要吃早餐, 上午9:30去醫院. 預定手術將在上午時11:30 左右,

事後將留在醫院休息約兩小時然後回家. 去醫院前可先服 COUMANDIN 藥. 其他不必

. 我問早上不吃東西, 時間這樣久, 病人豈不太飢餓. 護士告知在清晨五時前可進食

物少許. 手術完成後醫院將有午餐供應.

7/24[3]晨侶仙和我準時到達醫院, 辦完手續 後被帶到加護病房(INTENSIVE CAR UNIT

, 說是手術房太忙, 這樣小手術在ICU 即可) 一房間. 我觀察整個部門和房間佈置

設備非常完善。護士將侶仙扶上手術台. 經過量測和打針, 躺著休息, 有人搬來一些

儀器,有四五人準備參與工作, 似在各司其事.12:30 左右 馮醫師來到. 我被請出病

房到附近等候. 心中焦急不安.1:00左右 手術完成.馮醫師出來告訴我手術已成�

'5c.

我為之放心. 握著馮醫師手向他道謝. 他隨後說明, 心律目前已規律. 但是否能長

時穩定, 有待觀察. 約定兩星期後到他診所檢查. 如不能長時穩定, 便要在皮下裝

一電動心律調整器(pace maker). 後來告訴侶仙, 她說: "要死便死, 決不裝這東西

!". 這當然是目前意氣的 話. 不能算數的.

我在附近家屬等候房間再等待約一刻鐘, 才讓我進去. 見手術醫療設備都已搬走.

大夥工作人員已散去. 僅留基本設備如血壓計, 心電圖儀等. 護士一人接待. 侶仙

已清醒. 告胸口很痛(主要是皮膚感覺刺痛). 護士(Poppy, ICU Tower, 電話 626-570-

6560, 菲律賓人, 祗講英語) 告知病人需在這加護病房休息約兩小時。 我回家午餐。

我回家後電話連絡在下午4:30 可接病人出院。 到後見侶仙面色已好些. 由護士接



待, 簽署文件, 我問護士手術如何做的。 她說僅簡單說明, 胸口和背部各貼一電極

黏布. 其位置剛將心臟夾在中間. 特種儀器產直流電衝擊心臟. 我想電流是以理想

正規頻率衝擊, 強迫心臟脈動頻率與其同步. 將‘房纖’驅出。約五分鐘之久。

脈動情形在懸掛在附近的心電圖上可以清楚看出已正常。 圖上屏幕上有四組曲線.

其中兩組為心跳脈動圖, (為兩不同方向的量測), 一組為呼吸頻率圖. 另一組為血液

中含氧量變化情形圖. (這是一名盧春官的韓國藉技術人員事先告訴我的)。 侶仙

告訴我, 手術前有多種點滴和注射. 將一面罩戴上後便失卻知覺. 醒來後感覺胸口

非常痛. 我掀開被單, 看見胸口有約4吋圓面積紅色像燙傷的皮膚. (次日審視見背

上中心偏左處有一直立3"X4.75" 矩形粉紅色疤印, ) 護士拿來一支軟膏, 說是防晒

藥膏, 塗著容易好。侶仙還說﹕手術畢清醒後護士要她試將手腳活動。我想是在檢

查‘房纖’受電擊衝出心房後是否有進到腦血管中而產生‘中風’。幸好沒有。

護士交待: 回家後每日服三種藥: (1) coumadin 1.5 mg [blood thinner 每日一

次], (2) cozaar 50 mg, [每日兩次] (3) cordarone 200 mg [每日兩次], 以上

(1)(2)為以前所服的藥, (3)為這次手術後所增加的. 二星期後去馮醫師診所復診

. 以上是 7/24[3] 所記。

回家後心律保持和好人相同﹐胸背灼傷痛楚逐日減輕。經數日傷處癢感而平復。但

在三日後血壓逐漸升高達190左右。7/29[1] 將情況告知馮醫師。囑增加服 NORVASC

5MG 藥片每日一 顆。其他藥物照舊。因效果不顯著。病人自己檢討疑血壓升高﹐是

因為手術後每日自動服一小瓶 ‘白蘭氏雞精’補劑所引起。停服後 8/2[5] 血壓恢

復平穩。精神體力日見改進。

8/1[4] 起發現三種與心病無關的病痛。一為左右大腿股際疼痛﹐二為腰背中央疼痛﹐

三為常有便秘之苦。 謀斷定腿痛為局部肌肉傷風所致﹐以局部貼布保暖法治愈。腰

背痛用藥物。便秘擬用改善飲食及適時服利便藥對付。 8/7[3] 侶仙自己感覺心病

已痊癒。 馮醫師原言要在是日去診所復診。因未接診所通知而未去。目前‘心病’

算是痊癒了。 希望能長時平穩﹐不再復發。 以上是 8/8[4] 所記



7/24[3] 電療手術後﹐心律雖已規律﹐但感身體虛弱。8/12[1]晚上起來時跌了一跤﹐

傷及前額。後來我和家人多方查證﹐認為手術後服藥太多太久﹐藥物副作用使身體

不易復元。尤其其中 cordarone 為有重大毒性藥物。9/11[3]去見 DR FUNG﹐商得同

意將多種藥停服﹐僅留降血壓藥。隨後果然精神較佳﹐逐漸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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